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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家雷

“一日一钱”与“五日京兆”，这

两个词语故事是用两条人命换来

的。

“一日一钱”说的是北宋张乖崖

在任崇阳知县期间，有个县衙库吏，

为人奸滑刁巧。一日，这个小吏利用

看守库房之便，将盗取的一枚铜钱

藏于帽沿之下，被人发现。张乖崖升

堂判罚杖责二十，小吏不服，狂妄声

称：“一枚铜钱，乃鸡毛蒜皮之小事，

你今杖责于我，却不敢杀我！”张乖

崖见他不但不思悔错还如此嚣张，

大怒，提笔判曰：“一日一钱，千日千

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判其斩立

决。

“五日京兆”的典故出自《汉书·

张敞传》。西汉时期，有一个叫张敞

的人，因为出众的才华和出色的办

事能力而得到朝廷重用，被提拔为

京兆尹。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是张敞

的好朋友，因犯了大罪被汉宣帝所

杀，他的亲朋好友大都受到了牵连。

当时张敞手下有个叫絮舜的官员，

他认为张敞必定会因为杨恽之事而

难逃这一劫，很可能连京兆尹也做

不成了，于是便无视张敞的存在，对

他安排的工作不再理会，还对别人

说：“张敞最多只能当五天京兆尹，

我对他无礼又如何，他又能把我怎

么样呢。”张敞知道后十分恼怒，便

派人把絮舜抓起来，并在离任之前

杀了他。

这两个故事的主角说的都是两

个张姓大人物。这两位张大人在历

史上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张乖崖，即张咏，山东鄄城人，

是北宋仁宗时期一位有影响的大

臣，尤以治蜀著称。他发明了世界上

最早的纸币——— 交子，被誉为“纸币

之父”。士大夫们甚至将他与赵普、

寇准并列，“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

崖之名，聊以表德”是张咏在自己画

像上的题赞，从此被人称为张乖崖，

而他的文集也被命名为《张乖崖

集》。

张敞，因在当时成功地剿灭匪

乱，得到了汉宣帝的器重，被提拔为

京兆尹，官终豫州刺史。张敞最为让

人们熟知的事情是为夫人画眉，这

个故事流传千年，被视为浪漫男人

的典范。

这两位大人物的阅历也算得上

是丰富多彩，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

这两个事件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

插曲。岁月的风霜已走过了上千年

时光。人们记住的这两个词，往往也

是说张知县、张京兆如何如何。而这

两个被杀的小人物虽然付出了性命

的代价，却依然是这两个词的配角，

悄无声息，后世的人们甚至连他们

的名字都记不住。

先说“一日一钱”里的小吏，钉

嘴铁舌，占了便宜还卖乖，的确可

恶，做的这件事无论是从法律上还

是从道德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但不

管怎么样说，他罪不致死。他的死完

全是自找的，犯了错态度还那么蛮

横跋扈，无理争三分，毫无悔改之

意。如果言语上不是背着牛头不认

赃，很可能命运就是另外的结局了。

要知道，县官在古代是有生杀予夺

大权的。俗语道：“破家的县令，灭门

的刺史。”正是这句“你敢杀我吗”的

嚣张赌气话，把自己的一条命就搭

上了。

再说“五日京兆”里的絮舜，这

个家伙的人品也着实有点问题，趋

红踩黑，看风使舵，这人还没走，茶

就先凉了，颇有势利小人行径。因

为领导的朋友犯罪了，便揣测老领

导马上也要倒霉了，绝非善类，官

油子的味道很浓。丝毫没有顾忌到

别人的感受，挨处罚恐怕也是应该

的。如果不是他说“无礼又能把我

怎么样呢”，也可能不至于让张京

兆怒火中烧，非得抓住下台前仅有

的一小段时间窗口期，千方百计将

其杀掉。

这两则历史故事现在读起来

还是心惊肉跳，剧情如过山车般跌

宕起伏。上班去还是好好的，就是

因为这两个小人物用“语言的暴

力”的方式惹怒上司，结果还没等

到下班就魂飞万里了。尽管他们用

生命的终结，为我们中华词库贡献

了这两个词，但总感觉不值得同

情，典型的为个虱子烧个棉袄，着

实是令人心里别有一番滋味，感慨

良多。

在那个人治的时代，有权人权

力边界不明晰，执法的自由裁量权

过大，对用权没有太大的制约，造成

很多人为的因素在案件审判中就起

到很大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情

绪失控状态下的决策往往失衡。这

两位张大人就很明显有过度执法、

感情用事的倾向嫌疑。张咏说的“一

日一钱”是事实，有证据，而“千日千

钱”则是他主观臆想推测出来的，毕

竟不是真实存在的。张敞因下属不

听话就立即杀掉的这件事也值得商

榷。

人在职场上的处事能力和情商

很重要。“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世

界上太多的矛盾源于不好好说话。

有时候，语言的表达也是一门艺术。

有话要好好说，理智的人，从来不会

口无遮拦轻易说出伤人的话。要知

道，“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口

出刻薄恶言，一味争强好胜，伤人不

利己，很可能惹祸上身。帝制时代，

以下犯上是很大的罪过，得罪领导，

伤了大人物的自尊心，后果是很严

重的，代价也是很大的。有时候，大

人物的面子比小人物的人头要重要

的多。这两个倒霉蛋的脑袋轻而易

举地搬家，就是个例证。

好运似乎往往眷顾那些能够

“好好说话”的人。

言为心声，语为心境。古人都知

道“良言一句三冬暖”。说话暖心，相

处舒心的人，人生的道路常常是顺

风顺水，一路绿灯。好好说话，这两

个小人物的命运很可能就会是另一

番景象。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极端事件，

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有太大的起因，

往往是由于一些芝麻粒大的小事或

者言差语错的小过节，互不谦让，逞

一时口舌之快，压不住愤怒的小火

苗，逐步发酵，让情绪牵着鼻子走，

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换来人生航

线的180度大逆转，甚至一句话的事

情，就让一条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

最后酿成塌天大祸，当事人也大多

追悔莫及。

历史是了解过去的教科书，也

是走向未来的警世钟。人生没有彩

排，历史没有假如，生活总是现场

直播。如果当事者能把这一段人生

倒过来再走一遍，我想一定会是另

一种结局。可惜的是，人生之路只

售单程票，走过去就再也回不来

了。

时代加性格，为我们留下了这

两个流传千年的故事。

当然这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在沉

闷乏味、茫茫无际的历史长河里，宛

如微风过际吹皱了几处小小的涟漪

而已。

也真的不知道这样的故事还会

重复演绎多少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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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籍导演张肖参加“尼好，戏剧！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第二季

《子与阳货》全新呈现孔子形象
8月13日至27日，中国国家话剧

院“尼好，戏剧！青年导演创作扶持

计划第二季”在曲阜尼山圣境和济

宁大剧院陆续开展剧目展演等系列

活动。活动期间，曲阜籍导演张肖等

11位青年戏剧导演，携10部全新原

创剧目以当代眼光重新诠释经典。

“孔子与阳货，少年时在泮宫读

书相识，因不同的人生选择走上不

同的人生道路。孔子之于阳货，如一

面耀眼的镜子，在礼乐崩坏的时代，

两人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时代，承

受着外人难以理解的孤独，虽从未

共过事，但彼此间的较量如暗流涌

动，少年时的朋友最终渐行渐远”，

这是《子与阳货》的剧情。作为10部
优秀青年导演原创剧目之一，于8月

17至18日与大家见面。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目编剧、

导演张肖是中央戏剧学院2011级
导演系本科生、2021级导演系研

究生，也是一位地道的曲阜人。

“当知道中国国家话剧院青年导

演创作扶持计划第二季要在曲阜

举办的时候，超级兴奋，马上跟父

母和爱人分享了这个消息。从小

学的校训到初中食堂的桌标，再

到高中每年孔子文化节参与的朗

诵，还有高中校歌，前十八年都是

在我的家乡，伴随着孔子故里的

文化标签度过的。”对于这次参与

在自己家乡举办的青年导演创作

扶持计划，他感触颇多：“曲阜的

小伙伴们，我来啦！带戏来啦！”

谈及《子与阳货》的创作思路，

张肖说：“孔子作为2500多年前伟大

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他主张

传承周礼，天下大同，这样的思想一

直到今天人们都能从中汲取营养。

所以我就想深刻发掘一下，孔子是

如何产生这样的主张的，在他的青

年时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状态。

而与孔子少年相识的阳货，正可以

通过一个侧面让我们走进孔子。所

以我们选择用这样一种方式，排演

这部《子与阳货》。”

张肖表示，孔子的思想在今天

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希望以戏

剧形式全新呈现孔子形象，让更多

年轻的观众走近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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